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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民族村庄规划面临困境的人类学分析

施 � 红*

� � 2010年 10月中旬, 云南省召开全省村庄规

划工作会议, 出台了 �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
快推进村庄规划的意见�。就当前农村面临城镇
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

入推进的新形势, 该意见针对在农村基础设施

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中, 日益凸显的因规

划严重滞后、建设失管引发的无序建设和盲目

发展的问题, 要求用 3年时间全面完成村庄规

划编制任务, 使村庄规划覆盖率达到 100%。这

表明云南省政府对规划之于村庄建设、发展的

重要性和 �龙头� 作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
重视。然而, 前几年的实践证明, 旧有的传统

规划模式难以适应云南各民族新农村建设的需

求。特别是就云南各地州众多民族村庄而言,

如果在没有认识和行动的理论及可参照的方法、

经验的指导下, 就简单、草率地以政府行为的

方式 �自上而下� 地开展村庄规划编制的工作,

必将因缺乏村民的有效参与而不符合村民意愿,

不仅无法对村庄未来的建设实施起到应有的指

导作用, 而且还会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� � � 云
南聚落生境及其形态多元化的格局也将因此次

全面的村庄规划而遭到破坏并走向单一化。

一、云南民族村庄规划存在问题及其原因

云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几年的实践,

在民族村庄规划层面凸现出一些问题: 一是盲

目以城市设计者观念、思维为参照, 建设规划

目标不符合民族意愿和习俗, 也不切合当地的

文化、经济、技术等情况; 二是照搬城镇建设

模式, 从规划理念、方法与技术上都走不出城

市规划的阴影; 三是效仿内地村庄建设模式而

设计的许多民族村庄规划千篇一律, 其聚落和

建筑不能很好体现出自身民族文化及其生境的

特征, 各具特色、多样性的民族村庄文化生态

景观特征逐渐丧失, 呈现出 �千村一面� 的景
象; 四是在村庄规划中静止地看待村庄民族文

化特色、生态景观特征保护问题, 无视村民在

新时代已变化了的生境之下的住居需求。对那

些已老化的民族村庄不是从村民的利益和生存

需求出发, 本着有机更新的态度去改善其生产、

生活环境, 而是搞伪民族风貌的形象工程设计,

以迎合旅游经济等的需求。

造成民族村庄规划现状的主要原因是有关

部门和人员站在客位的立场, 并采用客位的方

法, 仿造城镇或内地汉族村庄的规划理念和模

式来开展民族村庄规划工作。

所谓客位立场, 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

看待所研究的文化。本文中的客位指的是政府

官员、专业建筑师、规划设计师和开发机构等

利益集团这些村庄社区以外的群体。表现在村

庄规划中, 其实就是在规划理念的价值取向上

滑入了文化中心主义的泥沼。具体表现在两方

面: 首先是城市文化中心主义。我国长期以来

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平衡发展, 使得一些人在

观念里把城市作为文明、现代化、先进和优越

的象征, 而乡村则意味着贫穷、落后。在这种

单向度的理念引导下, 乡村始终是被改造、被

同化的对象。规划师被赋予了在农村地区传播

城市文化价值的使命, 往往以城里人的眼光和

思维来搞乡村规划设计, 一味克隆城市景观,

片面追求现代化农村的 �新形象�。许多由城市
规划师规划设计得很漂亮的新村, 往往因违反

了乡村聚居的内在规律而缺乏内聚力, 村庄的

活力随之消解。其次是汉文化中心主义。中国

历史上的汉文化中心论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中,

华夏居中, 蛮夷戎狄居四方。华夏与蛮夷、中

原与西南、中心和边缘都是在以汉族为主体的

文化中心论下产生的一系列可产生参照对比的

概念。� 就中国建筑文化来说, 边疆少数民族

住屋和聚落曾经被建筑史遗忘, 内地汉族建筑

文化基本代表着中华建筑文化的全部。特别像

云南的少数民族住屋和村庄, 因其自然环境、

民族文化、经济、技术条件与内地汉族村庄的

不同, 在村落选址、形式、规模大小及建筑建

造等方面都与内地村庄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,

这与社会进化论结合, 就产生了内地的建筑文

化先进, 边疆民族地区的落后的观念。他们的

住屋和聚落往往被打上原始建筑、原始村落的

标签成为被改造的对象。

二、云南民族村庄规划面临的困境

客位的村庄规划设计是民族村庄规划在新

农村建设中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, 具体表现在

以下几方面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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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境一: 客位的村庄规划设计从其运作机

制和规划目标的制定有悖 �管理民主� 的精神。
客位主导的村庄规划采取 �自上而下� 的模式,

往往由政府官员 �为民做主� 并作为决策者确
定规划目标做 �命题作文�, 规划师根据规划目
标从规划调研、提出问题、针对问题规划决策,

由决策者进行决策后进行规划公示、实施。因

其缺乏村民的有效参与, 使得规划要么难以体

现村民的普遍需求, 他们关于村庄建设的愿景

和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; 要么规划成果只能流

于形式, 对指导村庄建设无实效。

困境二: 客位的知识体系、视野的局限性

难以适应各民族新农村建设的要求。综合性是

聚落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征, 村庄这一乡村聚

落的规划设计更是一项复杂、综合性的工作,

应该在以建筑学、规划学、社会学、文化人类

学、环境生态学为中心的多学科结合的广阔视

野下开展村寨规划设计。我国职业规划师、建

筑师大多毕业于理工科专业院校, 虽具备技术

层面的设计创作和工程技术能力, 但由于教育

环节中缺乏人文、社会科学及生态学等相关学

科领域知识的学习, 导致其知识结构缺损。此

外, 他们从专业院校获取的规划知识和技能仅

只是普同性的 �学院知识�, 往往忽视了对各民
族多样性的聚落营造的 �地方性知识� 的认同
和学习, 甚至轻言 �学院知识� 的 �科学性�
和 �传统知识� 的落后。各民族聚落营造的
�地方性知识� 从选址、村落布局、民居建造等
方面都有其一套适应、利用和改造自然生态环

境的经验、措施等技术体系和隐含于村规民约、

仪式活动、观念信仰等中的文化体系。这也是

不同族群造就了各自多姿多彩适应其生境的聚

落形式和特色景观的根本所在。乡村聚落可视

为一个充满着物质循环、能量流动、信息传递

的与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类生态系统。村寨

形态、结构及村寨空间要素的布置又与其自然

生态和民族文化的诸多层面如生计方式、社会

组织、观念等紧密相关。村寨空间是由生活、

生产及自然空间组成, 各部分空间有机联成一

个整体。村庄规划应该对其生产、生活及自然

空间作整体规划, 统筹考虑, 做到 �有利生产、
方便生活�。而客位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导致了其
在村寨建设规划中视野狭窄。首先, 规划中只

着眼于村庄生活空间即内部空间的建设规划,

把生活空间从聚落整体空间中割裂出来, 规划

中忽视了它与生产及自然空间的关联性。其次,

把村庄建设当成搞形象工程, 规划中见物不见

人, 只关注物质层面建设和美化, 并陷入强调

指标化、同一化的误区。绝大多数职业规划者

和建筑师, 由于对民族地区关于聚落营造的传

统知识的无知, 所以出自他们手下的村寨规划

往往缺失地域和民族特征, 呈现出 �全村一面�
的尴尬局面, 有悖新农村建设的初衷。

困境三: 客位的村庄规划设计往往照搬城

镇规划的理念、方法和技术, 没有适宜的乡村

规划理论和方法。道萨迪亚斯按聚居的不同性

质, 把人类聚居分成乡村型聚居和城市型聚居

两大类, 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、区别明显的聚

居类型。乡村聚居是人们为了在自然条件下保

护自己, 根据自然的特点而逐步建造形成的。

在搞乡村规划时, 不应照搬城市的经验。� 村

庄和城镇是不同性质的聚落, 其产业结构、住

民生计方式的不同导致在土地等资源规划、利

用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, 其不同人口聚集规模

导致在公共、基础设施、道路及绿化景观的配

置方面都有差异性。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,

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的投入相对于

城市较少, 农村人居环境的建设一直以来被不

同程度地忽略, 对其理论、方法和技术的研究

和相关法规的制定相对薄弱。国家提出建设社

会主义新农村, 为规划、建筑界人士拓展了新

的空间和实践机遇, 然而面对文化生态多样性

的陌生对象, 只有单一现代建筑设计和技术储

备的规划师和建筑师们, 显然难于胜任。

困境四: 客位的村庄规划效率低而成本高,

不适宜云南省广大民族地区开展村庄规划的实

际情况。面对云南省如此量大面广的民族村庄

规划, 如果主要依赖云南省及地方规划、建筑

设计单位为主要力量来编制, 无论其设计费和

人力投入都难以运作和开展工作, 这样势必会

导致以牺牲设计质量草草完成政府行政命令的

局面。

三、结 � 语
要摆脱新农村建设民族村庄规划面临的困

境, 首先要让村民摆脱 �被规划� 的境遇。以
政府官员、专业规划设计师和开发机构等这些

社区的外来者为主导操作的村庄规划设计, 忽

略甚至是缺失了村民这一社区主人的有效参与。

它是一种无视主位的完全从客位观念、知识和

方法出发, 以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做 �他者�
聚落的方式。结果对文化生态多样性造成了严

重的破坏, 村民自然难于认同和支持。客位的

村庄规划设计的做法应受到质疑, 它忽略了各

民族的文化差异与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不同, 与

人类学倡导的文化相对性和多样性相背离。仅

依靠外力推动才勉强执行的村庄规划设计, 当

地村民成了被动接受的旁观者, 他们本身关于

村庄营造的传统智慧和知识在无意中被边缘化。

因此, 探讨主位的规划设计路径势在必行。主

位的规划设计就是要站在主位的立场, 尊重主

位的意愿, 并采用主位的方法来开展村庄规划

工作, 而社区村民的有效参与无疑是实现主位

设计模式的最佳路径。

(责任编辑 段丽波 )

�136�

� 思想战线 � � � 2011年第 4期 第 37卷 � �4, 2011 V ol�37

� 吴良庸: �人居环境科学导论�, 北京: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, 2001年, 第 157页。


